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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49年至今，七十年的儿童文学发展道路并

不是平坦的，特别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

和“文革”十年，在中国社会各方面产生了巨大而

深刻的影响。而 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不但给中国

社会各方面带来了深刻影响，也促动整个文学思潮

和写作方式的变革。就儿童文学而言，自 1949年至

今，它在不同的时段呈现了自己独有的时代特征和

审美追求，展示了其独有的魅力和作家们不同的艺

术追求，且给几代儿童的成长以不同的文化记忆。

七十年来，儿童文学融入了当代文化和文学的进

程，也显示出它作为一种以儿童为主要接受者的文

类特殊性。

一、新中国七十年儿童文学的发展阶段及特点

无论是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生态的影响，还

是从媒介的环境来看，七十年的儿童文学发展大体

可以分为四个比较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其一直被认

为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取得了特殊成

就的时代，儿童文学界都把那个年代看成是其发展

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正是新中国刚刚建立，

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极度高

涨，文艺事业也呈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正如有人

描述：“中国的儿童文学与年轻的共和国一样，洋溢

着一股蓬勃向上的生机。刚刚结束的战争历史与日

新月异的新时代，都促使儿童文学充分展示它的风

采和魅力，作家用生花的彩笔表现它们，即使时代

赋予文学的职责，也是文学本身的要求。”①在此情

形下，中国大陆儿童文学创作队伍也逐渐扩大。这

一时期涌现出来的儿童小说作家主要有三批：一批

是 1949年前已出版作品的作家，甚至是五四时期就

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先驱，他们在 1949年以后还满

怀信心和热情为孩子们写作。儿童小说方面，有叶

圣陶的《坐火车》《友谊》、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

事》、苏苏的《把秧歌舞扭到上海去》等；儿童散文

方面，有冰心的《小橘灯》、叶圣陶的《从山冈上跑

下来的小女孩子》、菡子的《五颗小小的心》、郭风

的《叶笛》等；童话方面，有秦兆阳的《小燕子万

里飞行记》、方轶群的《萝卜回来了》、黄庆云的

《奇异的红星》等；儿童诗方面，有艾青的《春姑

娘》、金近的《小河唱歌》《冬天的玫瑰》、圣野的

《欢迎小雨点》等。一批是在新的环境下脱颖而出的

新人，他们沐浴着新社会的阳光，怀着满腔热情为

孩子创作。儿童小说方面，有徐光耀的《小兵张

嘎》、萧平的《海滨的孩子》、邱勋的《微山湖上》、

任大星和任大霖两兄弟的《吕小钢和他的妹妹》《蟋

蟀》等，刘真的《长长的流水》，袁静的《小黑马的

故事》等；童话方面，有彭文席的《小马过河》、方

惠珍和盛璐德的《小蝌蚪找妈妈》、葛翠琳的《野葡

萄》、严文井的《小溪流的歌》、孙幼军的《小布头

奇遇记》等；儿童诗和儿歌方面，有袁鹰的《篝火

燃烧的时候》、刘饶民的《大海的歌》、柯岩的《帽

子的秘密》等。第三批就是一些从事成人文学创作

的作家，他们也顺应时代的潮流，为孩子们写出了

不少佳作。如以《艳阳天》蜚声文坛的浩然就写出

了具有充分的儿童生活情趣的小说《大肚子蝈蝈》，

而阮章竞创作了长篇童话诗《金色的海螺》。

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由于时代风气的影响，儿

童小说除了反映旧社会儿童生活的苦难，主要是反

映新时代少年儿童的美好生活和他们朝气蓬勃的精

神面貌，表现集体主义精神，歌颂好人好事或历史

英雄人物，因此，儿童小说的主人公往往是两个对

比形象——“先进的”与“落后的”或“有缺点

的”与“没缺点的”。60年代前期，由于 1960年对

陈伯吹的“童心论”的批判和对“以阶级斗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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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反修防修”的倡导，儿童小说创作全面滑坡，

“写中心”的政治功利化和创作概念化使得在儿童形

象塑造方面也出现了类型化现象。但葛翠琳的《野

葡萄》和孙幼军的《小布头奇遇记》等童话从民间

故事中汲取营养，塑造了中国童话形象；冰心的散

文、刘饶民和柯岩的儿童诗等，还保留着对童心世

界的理解。

“文革”十年的儿童文学陷入凋零期。以阶级斗

争观念为主的儿歌，得到推广，在艺术风格上，则

是无视儿童特点，尽力将其成人化。袁鹰在一篇文

章这样说过：“十年浩劫，儿童文学、儿童诗，同整

个文化艺术一样，都在魔爪的‘横扫’之列。儿童

文学园地里百花凋零，儿童诗也只剩下了被歪曲的

‘革命儿歌’。”②1972年李心田的儿童小说《闪闪的

红星》被改编成儿童电影，影片《闪闪的红星》家

喻户晓，让未满十岁的潘冬子说成人话，做成人

事，形象固然是高大了，却脱离了孩子的成长需

要。1973年 2月矫健在《少年文艺》发表短篇小说

《铁虎》 ，1974年叶永烈在《上海少年》第一期发

表科学童话《干嘛要搬家》，还可圈可点。“文革”

末期，出现了刘心武的《盖红印章的考卷》、贾平

凹的《弹弓和南瓜的故事》和铁凝的《会飞的镰

刀》一批儿童题材小说，但是，与其说它们为这一

时期的儿童文学提供了什么经验，不如说这是一批

青年作者在后来的新时期崛起的一次演练。

第二个发展阶段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这是国

内当代儿童文学继五六十年代出现阶段性繁荣局面

之后的又一个辉煌期。正如樊发稼说过的：“儿童文

学长足的进步、丰硕的成就，不仅表现在儿童文学

创作的新人的不断涌现，创作队伍的明显壮大，而

且特别令人欣喜的是，随着儿童文学观念的标新，

作家们创作实践和艺术探索的空前活跃，出现了一

大批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令人耳目一新的优秀作品。”③

特别是1978年10月国家新闻出版局在庐山召开了大

陆首届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和同年 12月中国少

年报、儿童文学杂志社和中国少儿出版社在北京联

合主办的儿童文学读书会，茅盾、冰心、张天翼等

老作家不但接见了青年作家，还做了指导报告，给

了儿童文学工作者以极大的鼓舞，被禁锢了十年之

久的创作力爆发出来了。儿童文学作家在这一时期

推出了不少创新佳作，一批中青年作家怀着强烈的

历史责任感，冲破过去儿童文学在题材、主题等方

面的种种禁区，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和魄力对现实社

会生活中不尽如人意的现象进行揭露和剖析。

“80年代的儿童文学作家是充满时代激情和智慧

的，也充分地抓住了时代发展的机遇，并极力地发

挥自己的艺术个性，在作品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作

家的价值观和文化观念。”④80年代中期，整个文学

界的艺术探索也大大地激活了儿童文学生动热烈的

创作空气，儿童文学作家们的艺术思维空间进一步

开阔。柯岩的《寻找回来的世界》无疑是 80年代一

部出类拔萃的儿童小说力作，它不仅以题材的新颖

见长，更主要的是作家以娴熟的艺术技巧，通过对

生活中异常驳杂错综的矛盾冲突的生动展现和对特

殊环境中种种人际关系的细针密线的揭示，撼人心

弦地启动小读者乃至大读者对做人真谛的揣摩和思

考，其题旨的宏大、内蕴的深邃、思想的力度，都

是儿童文学中所罕见的。其他如曹文轩的《弓》、常

新港的《独船》、沈石溪的《第七条猎狗》、乌热尔

图的《七叉犄角的公鹿》、刘厚明的《阿诚的龟》、

蔺瑾的《冰河上的激战》等小说，或传神刻画、细

致展示当代少年儿童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或表现

浓郁的情趣、机智的幽默感、温馨的人情美，或体

现深刻的社会内涵和深邃的哲理意蕴，或以高雅流

利的语言、奇崛峭拔的想象、幽深蓊郁的意境而赢

得广大少儿的心，或把曲折惊险的叙述世界伸展到

动物世界。童话创作方面，诸志祥的《黑猫警长》、

葛翠琳的《翻跟头的小木偶》和郑渊洁《开直升机

的小老鼠》等幽默的语言塑造了中国式的童话形

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乔传藻的《醉麂》，陈

丹燕的《中国少女》，陈益的《十八双鞋》等儿童散

文也获得好评。金波的《春的消息》、高洪波的《我

想》和田地的《我爱我的祖国》等儿童诗吸取了同

时代新诗艺术的精华，呈现儿童诗的缤纷色调。

第三个发展阶段是 90年代。这一时期儿童文学

不再像 80年代那么热闹喧哗，而更多的显露出平静

状态。这一来受惠于 80年代儿童文学回归儿童的观

念的重建，二来也表明国内的儿童文学作家在当时

整个文学环境的影响下走向了成熟。90年代儿童小

说也占“天时、地利、人和”之利，尤其是政府领

导人先后发出要重视“三大件（长篇小说、影视、

儿童文学）”和“出版更多优秀作品，鼓舞少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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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奋发向上”的指示，同时，在大陆各级各地作协

和少儿出版机构的大力支持、扶植和培养下，陆续

涌现了一些有才干的青年儿童小说新秀。这一时期

儿童小说依然独领风骚，曹文轩创作了《草房子》

《红瓦》《根鸟》长篇三部曲，秦文君创作了《男生

贾里全传》《女生贾梅》《小鬼鲁智胜》《小丫林晓

梅》校园儿童群像系列“四部曲”。董宏猷、梅子

涵、张之路和任哥舒等一批中青年实力派和年龄更

为年轻的章红、殷健灵、曾小春和彭学军等的小说

作品对当代生活和少儿生活的揭示，有着更质朴、

更幽默、更洒脱、也更耐人寻味的力量。由于海峡

两岸儿童文学交流的增加，台湾小说家在大陆有关

报刊也发表了不少佳作。如木子的《阿黄的尾巴》

和李潼的《秋千上的鹦鹉》，就是在遣词用语、人物

塑造和情节构造方面都颇具创造性的佳作。香港儿

童小说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如何紫的《别

了，语文课》就是一篇值得一提的佳作，它细腻而

朴素地描述了小学生陈小允对语文课的感情转变：

陈小允不喜欢语文课。直到全家决定移民到中美洲

去才懂得语文课的宝贵，开始喜爱并认真学习中国

语文。小说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热

爱，小说对小学生的行动和心理的描写也很真实有

趣。

这一时期，童话创作方面就涌现出了周锐的

《哼哈二奖》、冰波的《狼蝙蝠》、汤素兰的《笨狼的

故事》等一批幽默与幻想交织的新作，散文和纪实

文学方面涌现了庞敏的《淡淡的白梅》、刘先平的

《山野寻趣》和《黑叶猴王国探险记》、吴然的《天

使的花房》等散文作品和李凤杰的《还你一片蓝

天》反映失足少年生命状态的警醒纪实之作。邱易

东的《到你的远山去》、薛卫民的《为一片绿叶而

歌》和王宜振的《笛王的故事》等儿童诗一时脍炙

人口。总之，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家用不同的文

体“以开放的姿态接纳了现实主义、古典主义、浪

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艺术的有机因子，将自己的创作

与全球化的文学话题和焦点结合起来，与儿童的本

质和儿童文学的本质结合起来，突破民族性、地域

性、私人性的局囿，建立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儿童

的公共文学审美空间”⑤。给儿童文学的审美世界增

加了多元的文化基因。

第四个发展阶段是新世纪。这一时期儿童文学

创作，在儿童阅读和童书出版的推动下进入了一个

非常繁荣的状态，创作队伍极其壮大。过去儿童文

学一度是北京、上海和川渝三分天下，然后再是东

北、江浙和两湖作家相对比较集中，其他省市自治

区则零星地分布着一些儿童文学作家。新世纪以

来，儿童文学的创作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除了

北京、上海、四川和重庆等省市，辽宁、湖南、浙

江、湖北、江苏、广东和云南等各地涌现了大批青

年作家，使得儿童文学原有的地理发生剧烈位移，

社会性影响也变得更加多层面。

这一时期，老、中、青三代作家都有相当的创

作活力，据统计，在中国作家协会近一万名会员

中，专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就有五百人之多，再

加上省级作协会员中的儿童文学作家，全国以儿童

文学创作为主的作家上千人，其中在全国有影响并

出版系列作品的就有两百多人。而且任溶溶、圣

野、蒋风、葛翠琳、柯岩、邱勋、金波、孙幼军、

樊发稼和张继楼等还不断有新的创作、翻译和理论

评论集出版。曹文轩、秦文君、张之路、刘先平、

周锐、白冰、王宜振、葛冰、常新港、吴然、沈石

溪、冰波等的作品还屡屡获得儿童文学奖和童书

奖。而进入中年的张洁、殷健灵、汤素兰、伍美

珍、王一梅、萧萍、陆梅、保冬妮、李东华、曾小

春、谢乐军、李学斌、孙卫卫、于立极、张晓楠、

刘泽安等也多有佳作。最引人瞩目的是，杨红樱率

先以原生态的小学校园生活的书写成为新世纪之初

最畅销的作家之一。2006年以后，曹文轩、沈石

溪、伍美珍、郑渊洁、杨鹏和汤素兰等也迅速成为

畅销书作家，并多次占据作家富豪排行榜，这是儿

童文学在特殊市场条件下得到的社会回应。80后作

家和 90后作家余闲、北猫、墨清清、张旭燕、许诺

晨、陈曦、王璐琪和高源等也成为更年轻的创作力

量，他们有的凭借网络和新媒体走进读者，有的依

赖系列化作品来赢得市场。

二、新中国七十年儿童文学的七个创作倾向

以上是对新中国七十年儿童文学发展历程的简

要叙述，纵观大陆当代儿童文学创作，主要呈现了

七种创作倾向：

一是现实主义的风格。从1917年到1949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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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发展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交

会，但现实主义一直是主流。温儒敏说过：“新文学

诞生之初，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曾经并

存，而现实主义能成为新文学的主流，说到底是一

种历史的选择。”⑥他还强调：“现实主义在新文学中

的主流地位，根本上是由时代决定的，或者可以

说，主要是‘非文学因素’，如政治因素和社会心理

因素等，成为现实主义发展的契机。”⑦五六十年代

儿童文学的发展也受到政治因素和社会心理的影

响，主动选择了现实主义。在内容上大多从积极的

角度透视和反映现实生活，主题爱憎分明、健康明

朗，有明确的教育方向性；表现手法则多为写实主

义的、形象塑造典型化的，格调活泼乐观，风格质

朴而追求民族气派，充分体现了五六十年代大陆社

会的时代特征及少年儿童的基本风貌。新时期伊

始，一批中青年作家怀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冲破

了过去在儿童文学题材、主题方面的种种禁区，以

现实主义的手法和魅力对现实社会生活中不尽如人

意的现象进行揭露和剖析。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

少年儿童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社会上的各种现

象、政治波动乃至经济和生活方式的变化都给少年

儿童的身心留下深刻的烙印，对他们的成长产生这

样那样的影响。特别是“文革”的十年浩劫对广大

少年儿童精神的摧残是无法估量的，对此，儿童文

学作家有责任不加粉饰地将其反映出来，以警世

人，“救救孩子”。因而这时期儿童文学中“伤痕小

说”“问题小说”应运而生，前者如刘心武的《班主

任》以沉郁的笔调，追述了刚刚逝去的动乱岁月，

抚慰着幼嫩的心灵上烙下的深重创伤；后者如胡奇

的《老玉米》、王安忆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等，

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文革”时期不良的社会风

气如何使部分少年儿童或荒废了学业，或沾染了打

小报告之类的恶习，披露了少年儿童生活中的一些

普遍矛盾和问题。

二是教育主义的创作倾向 。周作人在《儿童的

书》一文里就批评过当时的儿童读物：“儿童的歌谣

故事书，在量上是很多了，但在质上未免还是疑

问。我以前曾说过：‘大抵在儿童文学上有两种方向

不同的错误：一是太教育的，即偏于教训；一是太

艺术的，即偏于玄美：教育家的主张多属于前者，

诗人多属于后者。其实两者都不对，因为他们不承

认儿童的世界。’中国现在的倾向自然多属于前派，

因为诗人还不曾着手干这件事业。向来中国教育重

在所谓经济，后来又中了实用主义的毒，对儿童讲

一句话，眨一眨眼，都非含有意义不可，到了现在

这种势力依然存在，有许多人还把儿童故事当作法

句譬喻看待。”⑧到 1949年以后，在广大少年儿童读

者中产生过广泛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品，几乎都有教

育主义的痕迹。注重教育主义创作的作家数量之

多，教育型儿童文学作品涉及的题材之广、样式之

多是其他任何类型儿童文学作家和作品所不能企及

的，但也造成相应的“成人化”的弊端。例如，张

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这篇被誉为50年代儿童文

学典范之作的小说，虽然由于作家纯熟的表现技巧

与对儿童心理、儿童语言的生动刻画，避免了“十

七年”儿童小说创作中常见的“说教”模式，但作

家有意的教育主义创作倾向却是不可否认的，特别

是作家竟然将小说主人公罗文应的“好奇、好玩”

的儿童天性视为一种“缺点”加以批评，正是儿童

文学过于注重教育而忽略儿童个性和精神世界的反

映。张天翼的童话《宝葫芦的秘密》也是如此，本

来应该大胆表现幻想的童话，给加上了教育主义小

说的叙事和人物形象塑造。

三是童年情结和生命意识的体现。从五四儿童

文学作家来看，叶圣陶、冰心和丰子恺等童年时期

都享受过家庭的特别关爱，叶圣陶在父母亲的悉心

照顾下得以受到良好的教育, 冰心有开明和睦的家

庭, 丰子恺因是家中唯一男孩儿更是受到特别待遇。

“美好的童年留给他们的不仅仅是回忆, 更是应付艰

难的精神守望和灵魂寄托。”⑨所以这些作家即使倡

导现实主义，在其作品中，也自然蕴含了童年情结

和作家的生命意识。任大霖是儿童文学作家中乡土

童年写实派的代表。50年代他创作的一系列苦难童

年小说，就以其深厚的生活蓄积和艺术功力，成为

新中国成立初期儿童文学的佳作。他创作于 1981年
的小说《掇夜人的孩子》描写历尽沧桑的外婆和不

谙世事的“我”这对相依为命的婆孙，在艰难困苦

中求生的挣扎，塑造了外婆穷苦、卑贱却又勇敢、

高尚的形象，并以小见大，从平凡的人与事中揭示

出深刻的时代内容，给今天的小读者打开了一扇洞

见往昔童年的窗户。任大星发表于 1979年的《三个

铜板豆腐》回忆儿时吃豆腐的经历，刻画了慈爱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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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含辛茹苦的“外婆”这一感人形象，给人时事

变迁的沧桑感，也令人潸然泪下。曹文轩前期的短

篇小说《第十一根红布条》也有此倾向，描写农

村、民俗、土地，具有寻根意识，体现着中国文化

的“土地崇拜”和成人的生命哲学，也带着浓郁的

童年回望的特点。

四是儿童本位的立场。儿童本位立场的儿童文

学创作，是站在儿童立场，发现儿童，捍卫童年，

把儿童世界还给儿童，是对传统的教育主义儿童文

学的反叛。50年代，萧平的《海滨的孩子》就是一

篇难得的以儿童为本位的小说，它描写二锁到姥姥

家度假的一段生活，写二锁富有童趣的行动，刻画

他的内心世界，小说充满着浓郁的儿童生活情趣，

语言清新自然，贴近儿童特点。王汶石的《蛮蛮》

也是站在儿童立场来写作的佳作，小说写五岁的蛮

蛮用充满童真、童趣的眼光来看世界，并通过他特

有的心理、语言、动作，写出了天真活泼、顽皮淘

气、撒娇任性、机灵懂事的性格特点，塑造了一个

可爱的小村童的形象。新时期的儿童文学，审视了

自己被扭曲的历史，清醒地扬弃了既成的“成人中

心主义”及其带来的苦果，在不断寻找自我的进程

中，再造形象，使曾经失落的儿童本体观念得到复

归，把颠倒了的服务关系重新颠倒了过来。这种复

归直接体现在对儿童文学的接受对象——少年儿童

精神世界——的深层把握与多维表现上，体现在对

少年儿童的人格独立性、自主性、自尊心、自信心

的尊重和理解上。走向少儿，走向少儿的内心世

界，寻找儿童本位，成了新时期儿童小说创作的一

大趋向。黄蓓佳的《我要做个好孩子》、吕温清的

《男孩女孩不等式》、罗辰生的《少女心中的男子

汉》和章红的《为什么不长大》等都用的是艺术的

手法触摸青春，用文学表现成长，真实地抒写当代

少年儿童渴望成长，追求成长，在成长中遭遇挫折

和困惑，在成长中思考与成熟的生命历程。

五是童年文化书写的取向。这一创作取向，作

家着力于讲述童年的故事，但不只是现实主义的表

现手法，而用心于对童年进行文化的诗意的书写，

把读者带到童年，同时，也展示儿童小说背后的童

年文化，超越于简单的地域文化和乡土文化。这种

创作取向的领头作家是曹文轩，他的《草房子》《根

鸟》和《青铜葵花》等儿童小说，着力点不在展示

童心，也不在展示儿童的生活，或对儿童进行思想

品德的教育，而更多的是对童年进行文化的诗意的

表达，《草房子》追求忧郁的田园的美，把美与诗意

看得比思想还重要。彭学军的《腰门》也是这种写

作的代表性作品。伍剑的《外婆》和《西大街》也

属此类，其《西大街》是一部不可小视的佳作。它

的故事从一条熙熙攘攘、充满生活气息的老街说

起，在对街坊邻里间琐碎而饶有韵味的生活画面的

细致刻画中，展开了一幅独具楚风汉韵的令人回味

悠长的画卷。曾维惠的《老茶家的女儿们》这部长

篇小说，不仅是一部地域文化的画卷，作者在叙述

故事的同时，加入了许多当地的风俗、建筑、饮食

文化来渲染情节。故事中还引入了许多唱词，达到

了视觉与听觉的通感。优雅灵动的语句伴着小河潺

潺的轻柔之声，带读者走向了塘河古镇的深处，是

古镇的深处、文化的深处、心灵的深处。魏强的

《云渡桃雕》用诗性的文字描绘了洪泽湖水乡生活及

其独特的人情人性。李燕的《架花》也从陕南乡土

文化出发，延续了这种童年文化书写。童年文化书

写是儿童文学从童真童趣里走出来，使其表现空间

不止停留在童年生活、乡土文化，而是走向更为阔

大的文化表现空间的一种写作潮流，可惜它的价值

没有被儿童文学界和当代文学批评界认识到，这可

能是改变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审美潮流。

六是商业化写作。1992年以后，儿童文学受到

市场经济的驱动，有一部分作家主动与当代文学中

的消费主义思潮和市场化写作合流，而形成了一股

“商业化写作”的潮流。商业化写作，也与出版体制

改革有关，原来的事业单位转变为文化企业，因此

儿童文学出版变成一个企业行为。企业从营销的角

度来研究和把握儿童文学的传播规律与推广策略, 可
以使传播更专业化、更富有实效。企业也最有可能

从专业的、市场的、发展的、战略战术的角度来调

查研究、精打细算、量身定做, 来推广与传播中国儿

童文学, 以保证效果最佳化、利益最大化。但儿童文

学创作直接对准市场，对准特定的消费者，因此，

这一创作倾向属于类型化写作。其代表性作家是杨

红樱，其最初由作家出版社推出的校园小说系列，

带着一些原生态写作的特点，直接对准小学生的校

园生活，零度书写小学生的生活，以热闹的环境设

计、幽默的情节和反教育的调侃式的对话，开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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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写作的预演。随后，她的“淘气包马小跳”

系列和“笑猫日记”系列，则是成熟的商业化写作

的表征，她已经深谙类型化写作与商业化阅读推广

的技巧，造就了系列小说和童话畅销的奇迹。然

后，不少作家跟上来，如北猫的“米小圈”系列，

也是典型的类型化写作。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在

出版社的包装下，开发了系列产品，部分实现了

“IP”产品的价值。可以说，商业化写作在新世纪儿

童文学的版图里，是占据至少一半注意力和影响力

的。

七是温情主义格调的写作。有人说：“新世纪以

来, 一批具有诗意气质、追慕美和善的文学作品纷纷

问世。它们以关注人性中温暖的那部分为主要特征,
以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更完整人性的涵咏为主题,
引起了文坛的瞩目与高度评价。这股风潮正逐渐占

领新世纪文学的现实。这样一种文学现实姑且可以

称之为温情主义。”⑩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从其一开

始，就散发出温馨的母爱和对童心的呵护，五四时

期冰心的儿童文学写作就是典型的温情主义，她的

短诗集《繁星》和《春水》里歌颂母爱与童真，开

启了儿童文学纯美温情的创作风格。新中国成立

后，严文井的童话《小溪流的歌》、郭风的儿童散文

诗集《会飞的种子》和《叶笛集》，也是温情的风

格，充满着爱意、希望和理想。进入新时期，葛翠

琳的短童话创作承续了冰心的温情风格。而到了新

世纪，这一创作的代表性作家是伍美珍，她的儿童

小说《简单爱你》《没有秘密长不大》《单翼天使不

孤单》《生命流泪的样子》和《巧克力味的暑假》等

直面儿童生活，反映成长的心理问题与困难，但用

温和的姿态和柔和的情调来书写现代童年，并显示

成年世界的温暖与关爱。温情主义写作是60后和70
后儿童文学作家里一种值得关注的写作取向，其代

表性作家还有张洁、殷健灵和李东华，张洁的散文

轻盈柔美，显示出作者温和的性格和温暖的情怀；

殷健灵的儿童小说返回童年，书写温情成长；李东

华的儿童小说《薇拉的天空》和《远方的矢车菊》，

细腻温和地刻画女孩的心灵，诉说成长的秘密。温

情主义写作是接近欧美经典的格调，是一种值得肯

定的审美追求。在老一辈作家里，黄庆云的儿童

诗、童话和梅子涵的儿童故事，也带着一定的温情

主义色彩。

三、新中国七十年儿童文学的问题与缺失

从儿童文学七十年的发展轨迹及其呈现的主要

创作倾向来看，儿童文学创作总体上取得了进步，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缺憾。

一是作家的主体性没有完全释放。新中国成立

之初，到“文革”十年，儿童文学长期处于政治话

语的控制之下，作家们自觉地迎合时代的需要，在

社会主义新人培育和主流价值观的宣传方向下进行

创作，因此，很长时间，儿童文学从题材和主题来

看，与整个文学是保持高度一致的，儿童文学与成

人文学之间在美学上几乎没有边界和区别，唯一的

差异是儿童文学借“儿童”说成人的话。茅盾曾向

文化部出版局借阅了 1960年到 1961年 5月出版的少

年儿童文学作品和读物（北京和上海两地两个少年

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按书籍的内容，他认真做了分

类，然后进行了细致的点评。他把这个时段的儿童

文学作品和儿童读物分为十二类，而且发现了三个

问题。他还阅读了 1960年出版的《儿童时代》和

《少年文艺》，发现前者“配合运动和中心任务，相

当卖力”。而后者“最为普遍的题材仍是少先队员支

援农业和先进工作者（群英会上人物）的故事，其

次是革命历史题材”。他分析了读过的1960年的二十

九种文学杂志的 6月号特辑和 1960年的 《少年文

艺》的作品后，说：“题材的一边倒现象，带来了表

面上五花八门、实质上大同小异的后果，这是不利

于少年儿童的品性和才能的全面发展的。但是问题

还有另一面，这就是凡属于此类题材的作品即使主

人公只有八九岁至多十二三岁，其思想、感情、动

作宛然是个小干部。”他对这些杂志里刊登的七十二

篇儿童小说非常不满意，说它们：“绝大部分可以用

下列的五句话来概括：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

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只有少数

几篇，主人公还像个小孩，而文字亦有趣。”茅盾

这篇文章直率地指出了新中国之初儿童文学跟着政

治走，丢失了审美内涵和作家主体创造精神，在当

时的儿童文学作品里，不但作家的主体性缺席，儿

童生命的主体性也被有意地遮蔽。有意思的是，

1979年，茅盾在一篇文章又指出：“解放以后，从事

儿童文学者都特别注重于作品的教育意义，而又把

所谓‘教育意义’看得太狭太窄，把政治性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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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等同起来，于是就觉得可写的东西不多了，这

真是作茧自缚。”到了新时期，儿童文学作家开始

追求个性独立，也追求儿童文学的差异化，但受到

惯性的驱使，包括儿童文学作家观念的牵制，儿童

文学创作与时代贴得很近，儿童文学立场和童心关

怀并没有得到有效地呈现，因此，儿童文学在审美

品格上与欧美世界儿童文学经典还有很大的距离。

只是进入新世纪，儿童文学的主体性才在欧美作品

大量引进刺激下，开始有比较多的释放。

二是儿童文学创作尚未追求经典品质。纵观新

中国成立七十年之路，开始时，儿童文学就追求政

治正确，跟着主流意识形态跑，把政治立场放在第

一位，儿童文学为培育社会主义新人服务；接着，

儿童文学跟着市场走。在这期间，儿童文学还跟着

成人文学走。儿童文学作家受到政治与市场的诱

惑，却缺乏对美的钟情，尤其是没有勇气与智慧对

儿童文学经典品格的追求。特别是进入新世纪的近

二十年，儿童文学越来越市场化，整个儿童文学创

作受到出版的影响很深，作家们深陷市场的利益诱

惑之中，难以摆脱商业化、模式化的窠臼。现代儿

童文学先驱叶圣陶是教师出身，但他在最初进入儿

童文学领域时，就有比较正确的儿童文学观和精品

意识，在《文艺谈·八》里，他就说过，“文艺家的

创作虽说是无所为而为，正是大有所为。创作儿童

文艺的文艺家当然着眼于儿童，要给他们精美的营

养料”。“儿童文艺里更须有一种质素，其作用和教

训不同，就是感情。这本是一切文艺所必具的。教

训于儿童，冷酷而疏远。感情于儿童，则有共鸣似

的作用。”郭风的儿童散文写作，就得益于向经典

学习，在一篇文章里，他说道：“解放初期，上海少

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介绍了普列希文、比安基等苏

联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我读了《金色的草地》《森

林报》等，这些书触动了我。因此我除了写些儿童

诗（如《火柴盒的火车》等），开始以主要的业余时

间和精力，给孩子们写些短小的散文。”但后来的

儿童文学作家，很多紧跟形势和政策，过分追求时

代性，而失去了这些老一辈对经典品质的自觉追求。

三是缺乏系统严谨的儿童文学理论和生动而全

面的儿童文学史。从 20世纪至今，儿童文学界在理

论批评方面还是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尤其是史写实

践有了一些成果，如儿童文学专题史写作取得了一

些成果。像金燕玉的《中国童话史》（1992）和吴其

南的《中国童话史》（1992）就是很有价值的文体史

研究。如吴其南的 《转型期少儿文学思潮史》

（1997），就是值得肯定的儿童文学阶段发展研究。

而张锦贻的《民族儿童文学新论》（2000）和《发展

中的内蒙古儿童文学》（2004）是有价值的民族儿童

文学考察。在整体儿童文学史的书写方面也有了初

步的成果。如蒋风主编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7）、陈子君主编的《中

国当代儿童文学史》（明天出版社，1991），蒋风主

编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河北少年儿童出版

社，1991）等，但这些儿童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和

当代文学史的史写实践相比，还有差距。第一缺乏

严谨的史料的爬梳和严密的求证；第二还缺乏史识

与见地，文学史的书写不是简单地把各个阶段的儿

童文学事实罗列，而是把史写与文学场域的分析及

各种社会的、文化的、审美的动因深度解析，与儿

童文学发展历程的勾画进行合理的想象与结合。最

明显的不足是，这些儿童文学史对五四以来的现代

儿童文学作家还没有进行清晰的代际梳理，因此，

也忽视了不少重要的作家。其实，单就现代儿童文

学就经历了三代作家，第一代是鲁迅、周作人、叶

圣陶、赵景深、郑振铎、冰心和黎锦晖等；第二代

是接受五四文学洗礼更为年轻，且在20世纪30年代

出场的作家，如陈伯吹、张天翼、苏苏（钟望阳）、

高士其、贺宜和包蕾等；第三代是何公超、刘御、

严文井和郭风等，他们主要是20世纪40年开始儿童

文学创作并出版作品的一批人。这三代作家是五四

至 1949年期间走上儿童文学并取得重要成就的现代

儿童文学重点作家。在叙述现代儿童文学史时，一

定要把他们放到不同的语境里去探讨，而且要把这

三代作家之间的内在关联梳理清楚。那么，从 1949
年以来新中国七十年的儿童文学，又经历了五代作

家，其中第一代是鲁兵、圣野、袁鹰、任溶溶、田

地、叶君健、任大霖、任大星、葛翠琳、刘真、刘

厚明、胡奇、柯岩、金近、袁静等在 1949年前即接

受文学启蒙并在新中国之初开始出版作品并形成影

响的作家。如果现代和当代的这八代作家代际不

分，儿童文学史写作就会有问题。任何文学史的书

写不能笼统地论述某一个时期，而要把具体的作家

作品放到最清晰的框架里去。

四是儿童文学理论原创力不足与学科建构乏

力。1949年后，部分师范大学开设了儿童文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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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有些还设有专门的教研室，开始有学科化的努

力，理论教材建设涌现出了一些成果。儿童文学教

材的编写，最早是陈伯吹所著的《师范学校儿童文

学讲授提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和华中师范

学院中文系师生编著的《中国儿童文学（初稿）》，

（华中师范学院，1959），随后，蒋风编著了《儿童

文学概论》（湖南少儿出版社，1982）和由多家师范

大学儿童文学教师组织的《儿童文学概论》编写组

编写的《儿童文学概论》（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2），后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儿童文学理论

教材。再后来，祝士媛主编了《儿童文学》（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1988），蒋风主编了《儿童文学教

程》（希望出版社，1993），黄云生主编了《儿童文

学教程》（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儿童文学开始

有了学科化的理论声音，但这些教材显示了儿童文

学教师的努力，但并没有完全实现儿童文学理论教

材的独立与原创。现在，儿童文学理论的原创力一

直处于贫乏状态，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从事

理论批评的专业人员很少，队伍单薄当然影响理论

探索的成果。二是长期沿袭和借鉴传统文学理论话

语，欠缺理论创新的能力。目前在高校里从事儿童

文学专业研究并开设相关课程的教授只有六七人，

这与儿童文学的实际需要是完全不匹配的。朱自强

在一篇论文里谈到儿童文学学科化的问题，他说：

“将儿童文学定性为一个学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争得学科目录上的地位，使其在高等院校获

取良性的学术发展条件，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

是为儿童文学学术研究确立明确的发展、建设目

标，使其能动地达到与一个学科名副其实的水

平。作为一门学科，如果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不能

像小儿科医学那样，为医学发展做出独到的贡

献，提升医学的水平，那就不可能成为褒义的‘小

儿科’。”

四、余论

新中国七十年儿童文学的发展之路充满着变数

和张力，政治的因素、时代的因素、外部的力量对

儿童文学内部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如何可以

肯定它在塑造民族未来，建构国家意识和一代代人

的审美水平方面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儿童

文学自觉参与社会育人和语文教育方面，起到了不

可小视的作用。因此考察和梳理儿童文学的七十年

发展轨迹，审视其问题与不足，以促对其未来的发

展的思考，是非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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